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《魔鬼梦幻》

王晋康

黑姆利索地为司马平戴好魔幻传感器，一个亮闪闪的类似太空人头盔的玩艺儿。传感器的触脚像章鱼一样密密麻麻地吸在他脑袋上。黑姆熄了屋里所有的电灯，只有电脑屏幕发出青幽幽的微光。青光在天花板上投出一个巨大的黑影，颇像一个张牙舞爪的巫师。

他俯在司马平头顶上嗄声说道：

“好了，你马上就能获得空前的全功能感官享受。不过我要最后提醒你一次，”他在阴影中得意地笑着，“这是双向梦幻机，幻觉中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按你的思维发展。所以，你头脑中最隐秘的思想都将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，不管是龌龊的欲念还是圣洁的愿望。你如果想中止这个游戏，现在还来得及。”

司马平仰面躺在转椅上，被传感器头盔箍得不能动弹。他略有些紧张，不过，听了黑姆的警告，他反而淡然一笑：

“我不是圣人，脑袋里恐怕少不了几株毒菌，不过我很乐意把它们拿出来晒一晒。请开始吧。”

黑姆盯了他一会儿，咧嘴笑道：

“好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。现在请你放松思想，尽力挖掘你的回忆和愿望，梦幻机将在适当时候切入你的思维。”

他打开机器，司马平听到均匀的嗡嗡声，他的思维随着这波声荡开，散入无边的混沌。

(A向思维)

回忆就从今天下午开始吧。

今天我心情抑郁。十年前，车祸使我脑部重伤后我便离世隐居，从那时起我常常陷入周期性的深度抑郁中。我不想让妻子和儿子陪我受苦，照例把他们打发走了。

我独坐室内，失神地看着夜空，一波又一波的抑郁感几乎把我吞没。忽然门铃响了，打开门，是一个瘦长的男人，四十岁上下，一个弯弯的鹰钩鼻子，金丝眼镜后面闪着恶意的微笑。他的笑容和鹰钩鼻子我似乎很熟悉，似乎与某种不愉快的回忆有关。我苦苦思索，回忆不起来。

他拎着一个巨大的皮箱，见我认不出他，似乎很惊奇：

“司马平，你不认得我了?”我很是歉然，忙请他进屋，抑郁地说：

“十年前我因车祸脑部受伤，记忆力坏透了。你是……”

他恍然大悟：

“我的天!我一直怀疑一个天才怎么消失了十年，原来如此!”他沉思片刻，缓缓说道，“十年前，一个著名的生物研究所里，有一个美貌惊人的女博士，她对所里的男同事有过这么一个评价：在我们所里，有两个天才足以在科学史上留名，不过两人中一个是圣徒，另一个是撒旦。”

他停了一下，接着冷笑道：

“我就是她说的撒旦，你是她心中的圣徒。现在你知道我是谁了吧。”我点点头，我想起来了。

我想起那个白鸽般纯洁可人的女博士，她叫尹雪；想起那个才华横溢的司马平，那就是我。一场车祸扭曲了我的人生之路。现在我是一个才智低下的庸人，往日的光辉恰恰成为今日的痛苦。

半夜里我常常在思想的剧痛中醒来。我总觉得自己的才智并未毁坏，它们只是被囚禁起来，它们一直咆哮着想冲破那间囚笼。

也许我关闭记忆之窗只是为了躲避过去。

那时，生物研究所里在才智上可与我匹敌的只有黑姆，但两个人的性格却大相径庭。他有一个奇怪的嗜痂之癖，不倦地刺探同事们的隐私，搜集他们心中点滴的龌龊、偶然的卑鄙。一旦得手，他就会乐不可支。

不少人惧怕他“美杜莎”般的目光。能够坦然直视他的人不多，我和尹雪就是其中两个。即使现在，我几乎算得上一个废人了，但我仍能坦然直视他的目光。

我微笑道：“欢迎你来我家。我已经十年没听到生物科学的消息了。我想你一定作出了惊人的发现——是不是在你的皮箱里?”

他咧开嘴笑了：“的确如此。”

我们没有多事寒暄，他仰坐在沙发上，开始傲然地介绍他的发明。

“我不知道你的智力残余是多少，我是假定你的智商是中等偏下，好据此来调整我的讲解层次。”他半是怜悯半是幸灾乐祸地看着我，“上帝真狠心，为什么偏偏折磨自己的信徒呢。”

我冷冷地说：“我信奉道德之神，不信奉上帝。请你开始正题吧。”

黑姆打开皮箱，拿出那个宇航员头盔似的玩艺儿，他得意洋洋地说：

“瞧，这就是我的发明，全功能双向梦幻机。为了把它的用处说清，不妨回顾一下历史。人类的生存本能实际表现在感官享受上。蒙昧时期的人们只有看到朝霞夕晖，听到松涛水声，吃到佳肴美味，行完男女之乐时才能获得感官享受。这些享乐很狭窄，但它是真实的，是真实的外部世界作用于感官的结果，我称其为‘真实影象’。

“后来，人们创造了诗赋文章、音乐舞蹈、电影电视……人类的感官享受也日益五彩缤纷。所有这些娱乐，都是先造出一个虚幻的世界，作用于眼耳等感官，再把信号输入大脑，我称其为‘虚幻影象’。它是真实影象的延伸和扩大，真实世界里不能满足的欲望，可以在诗歌小说、电影电视里找到代用品。

“还有一种娱乐与它们不同——毒品。”

我抬眼盯着他，他咧嘴笑道：

“毒品。正人君子是不屑一顾的，我却从中得到了创造的灵感。它也是虚幻影象，不过它是用化学物质直接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，不再经过人的外部感官，同样能得到逼真的感官享受。我们为什么不能沿着这条路走下去?”

他看着我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我再给当年的科学奇才上一堂启蒙课吧。简单地讲，人的所有感觉都是外界信号通过感官，转换为神经电脉冲，再送到大脑。这是一条迂曲的路线。我的梦幻机走了捷径，我用电脑编辑出同样波形繁复的电脉冲，通过千千万万个无形的磁针送入相应的传入神经元——是绕过感官，直接送入感官与大脑间的传入神经元。你听明白了吗?”

我努力追赶他思路，点点头。他继续说道：

“过去的娱乐大多集中在视觉、听觉这两个领域，狭窄了。我的梦幻机则可以模拟眼耳鼻舌身各种感受，连性快感也能模仿得维妙维肖——正人君子是不敢堂而皇之地说出这个字眼的，幸亏我不是。”

他格格地笑起来，继续说道：

“还有更为奇妙之处。以往的虚幻影象都是单向的，本人并不能参与——一个看科幻影片的孩子，并不能钻进屏幕里同太空人握手。只有我的梦幻机是双向的：它可以把人的思维电波取出来，我称之为A向思维；A向思维输入到梦幻机中，电脑根据此人的思维定势进行创作编辑，再把人工思维反输入脑，我称这为B向思维。两种思维互相影响互相糅合，就形成了最能与感受者发生共鸣的梦幻世界，使贩夫走卒、盗贼娼妓、佛门弟子、贤达哲人都沿着自己的思维爬到精神享受的顶峰!”

他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，使我敬畏。我素知这个撒旦的才能，所以对他的话并不怀疑。我指着他的箱子：

“这就是梦幻机?”

“对。”

“是否已经投放市场?”

黑姆摇头笑道：“没有。我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生物工程学家或电生理专家亲身试验一次，作出准确的鉴定。”

我扬起眉毛问：“你找不到一个专家?”

黑姆又嘎嘎地笑起来。

“找不到。没有专家愿意亲身一试，我想是因为没人敢担保自己灵魂深处没有几丝龌龊。符合条件的专家恐怕只有两位：一个是撒旦，他不怕把自己的卑鄙示众；一个是圣徒——如果他真是圣徒的话。所以我千方百计打听到你的地址，却没料到你又变成了一个智力不全的废人。”他鄙夷地说。

我的心被猛地戳了一刀，但我控制住自己没有失态。我淡淡地说：

“我虽然已经不是什么专家，不过我愿意一试。”

黑姆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：“你不后悔?”

我语调平静地顶回去：“我不后悔。我既不是撒旦，也不是圣徒，不过我不怕把自己的肮脏示众。”

黑姆讥笑地说：“也不怕尹雪知道?那位仙子至今还把你当成圣人膜拜。”

我的心弦猛一抖动，知道了黑姆为什么千里迢迢跑来寻我的晦气，对他的鄙视中不免夹着几丝怜悯。我心平气和地说道：

“我已经十年没有与尹雪联系了。黑姆，用这种方法赢不来尹雪的爱情，你把我切成碎片也没用。”

黑姆恶狠狠地瞪我一眼，转身去打开箱子。

(B向思维)

忽然门铃急骤地响了。我打开门，一个女人焦躁地立在门边。

竟然是尹雪。

十年岁月在她身上并没留下多少痕迹，她依然像株出水芙蓉一样清丽绝俗。她的眸子晶亮，肤色白中透红，一头黑亮的长发散落在白色披风上。她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不等我说话，便一甩风衣，径自闯进屋门。看见黑姆在屋里，她愕然止步，随之冷淡地打个招呼。

看来他们并不是有约而来。

我和尹雪微笑着，相对如梦。十年的时间距离并未冲淡我们之间的亲切感，不过这会儿我在她(还有黑姆)面前，有一种智力上的自卑感，所以我的笑中不免带着几丝苦涩。

我知道她喜欢喝浓咖啡，便要去张罗。尹雪忙推我坐下，自己过去煮咖啡。过去我们一块相处时，这类杂事都是她干的，她仍不改这个习惯。我没有客气，静坐在沙发上，看着她的背影。等她把咖啡端来，我问道：

“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?”

尹雪似嗔似怒地说：“患单相思的女人，常有猎狗般的嗅觉。”

我没有料到尹雪的第一句话竟是这样，她似乎没有看到屋角的黑姆。我看看黑姆，他的眼中正喷射着嫉恨的怒火。尹雪呷了口咖啡，忽然问道：

“这位黑姆先生是来通知你获奖的消息?”

我和黑姆茫然对视，我摇摇头道：

“不，我不知道。”

尹雪笑了：“我总算赶上第一个来报喜，给赏钱吧，状元公。”

我如堕五里雾中，微责道：“你还是这样顽皮。”

尹雪的眼圈红了，她柔声道：“司马，是你盼望已久的消息，也是你应该得到的荣誉。你已经得到本届诺贝尔生物奖了!”

我的心口又被猛戳了一刀。十年前这曾是我的梦，但现在我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残酷的玩笑。我不愿责备尹雪，只是声音喑哑地说：

“尹雪……”

尹雪急急打断了我的话：“你先别急，听我慢慢告诉你。”

她平息了自己的激动，慢慢说道：“十年前你车祸受伤，造成智力衰退，黯然离开了生物研究所。我难过地收拾了你留下的研究资料，在一本笔记的末页，发现了一页莫名其妙的公式，字迹很草。我问过不少专家，谁也不知道公式的含义。”她抬头看看我，强调道：“送你离开时我问过你本人，可惜你的脑力未能恢复，你只模糊记得这公式似乎与DNA的双螺旋结构有关，是你一时灵感勃发时匆匆写下的，这些情况你还记得吗?”

我黯然摇头。她说：

“别人可能以为是你的伤后胡言，我却坚定地相信你的话。我为它花费了整整五年时间，终于破译了这个公式。原来它是人类DNA结构中30亿个核甙酸的统一数学表达式，就像元素周期表揭示了元素内部的联系。当然，这个公式当时还不完善，我又花了三年时间去充实和验证，得到了完美的结论。研究成果已在《生物学报》上发表了，署名是司马平和尹雪。”

她目光殷殷地看着我，补充道：“是两年前发表的，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。文章发表后我就到处寻找你，这两年找得我好苦啊!”她神情悲戚地哽声道。

天外飞来的“横福”使我头晕目眩。对这个梦想我早已绝望了，那种啮人心肺的痛苦已经开始麻木了，谁想到会有这种戏剧性的转折?

不过这个公式我实在记不起来了，我犹豫地说：

“尹雪，我对你说的公式没有一点印象……”

尹雪急急打断了我的话：

“司马，难道你对自己十年前的才华还有怀疑吗?”她的眼圈又红了，“如果不是那场该死的车祸，你肯定还是生物学界的翘楚。这个荣誉本来就该是你的，连我都是受你之惠。”

看来黑姆没有料到这样的消息，他恼怒地关上梦幻机的箱子，目光阴森地盯着我，不过他的“美杜莎”目光并不能使我变成石头。我快意顿生，感激地对尹雪道：

“谢谢你，小白鸽，谢谢你带来的好消息。那篇文章……你带来了吗?”我犹犹豫豫地说，“也许看一遍，我会回忆起来什么。”

尹雪放下咖啡，笑着起身挽往我的手臂：

“以后有的是时间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。时间已很紧迫了，快通知夫人，准备行装吧。”

幸福来得太快了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我心中隐隐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，就像作了一场好梦，生怕梦醒后一切变成虚无。我是否写过这个公式?我不愿再想它。

带上洗漱用具，在电话上通知了妻子。尹雪喜气洋洋地挽着我走到门口，好一阵子黑姆被我们遗忘了。这时我看到他在得意而鄙夷地笑着，这加重了我的不安。他不该是这种表情的，他应该是嫉妒或者仇恨。这里究竟有什么蹊跷?

脑袋发木，不再想它了，我不愿撕破一场好梦……

黑姆得意地狞笑着，把电脑B向思维在“名利”档上调到最强，鄙夷地看着电脑屏幕中显示出来的司马平来。这个道貌岸然的君子，为了圆他的名利梦，急不可待地准备冒领那个乌有的诺贝尔奖啦，哈哈!

电脑中的控制电平忽然猛一抖动，这表示梦幻机中的思维背离了刚才的B向思维定势，司马平的A向思维楔了进来。他产生了怀疑?黑姆猛然悟到，自己有些得意忘形了，梦幻中的黑姆不该是鄙夷而得意的表情。

他赶忙作了调整，但是不行，控制电平越来越向A区域偏斜。司马平的A向思维像一串串水泡，骨突突地冒出来，越来越猛烈！

(A向思维)

黑姆的表情忽然变了，变得嫉恨又无奈，对，这应该是他此时应有的表情。

但一串串怀疑的水泡一经冒出，便不可遏制。这个公式是我的创造?还是未忘旧情的尹雪对我的怜悯?

一只小白鼠。

一只小白鼠陡然切入我的思维，毫无逻辑关联。我拚命想抓住它，小白鼠却畏缩着悄悄滑出我的思维圈。

但我头脑里随之闪过一道白光，使我惊醒。这是我吗?是那个虽然才智萎缩但仍以人品自负的司马平吗?在没有把真相搞清之前就去领奖，这不啻是科学剽窃，而这正是我深恶痛绝的秽行。

我的思维逐渐清晰坚实，我柔声道：

“尹雪，能让我先看看那个公式吗?”

尹雪犹豫着，她看看我，知道我的决定不可更改，遂即不情愿地从女式挎包里取出一份《生物学报》。我接过来，翻到那篇文章，贪婪地看着。不，我不能理解，我甚至连公式中的拉丁文单词也记不全了。我悲伤地说：

“尹雪，我看不懂。”

尹雪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她迅速扭头擦去泪水。

我柔声道：“尹雪，这公式我毫无印象，你恐怕记错了。”尹雪急欲辩解，我抢先一步坚定地说：“即使是我写的，现在我也不能为一个看都看不懂的公式去领奖。”

尹雪绝望地跌坐在沙发上，把咖啡也打翻了。她赶忙扶起杯子，抬头看见黑姆得意地笑着，尹雪突然发作道：

“黑姆先生是否可以先回避一下?我想和司马平单独待一会儿。”

黑姆悻悻地站起来，拎起皮箱，摔上门走了。

我们久久对望，沉默无言。我低声说：

“尹雪，不管怎样，我感谢你的情义。”

尹雪伤感地看着我，断然道：“司马，我告诉你实情吧。不错，这个公式是我提出的，是我八年的心血。我为什么能作出这点成绩?那是因为十年前我有幸遇见了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导师，他教会我如何明快地思维、敏锐地发现，更不用说他的高尚人格对我的鼓舞了。如果不是命运的捉弄，本该是他摘取桂冠的，我这样作只是为了报答。”她恳求地仰视着我，说道：“司马，答应我吧，让我有机会多少偿还一点宿债。这件事情决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”

这句话深深地伤了我的心，这不该是尹雪的话。但我还未作出反应，一浪强劲的念头就楔入我的思维：

“别犯傻了，快答应吧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。你甚至不必点头，只要默认，就能得到别人梦寐难求的荣耀。你是否怕一旦败露会身败名裂?”冥冥中有一个冷嘲的声音，“这种高尚是名人才配有的奢侈，你现在有什么名声值得珍惜?”

我犹豫地说：“尹雪……”

尹雪急迫地说：“司马，这个成果我已经以两人的名义发表，诺贝尔奖也已敲定。你若不答应，叫我怎样自圆其说?你难道愿意我身败名裂?”

又一排强劲的浪头把我埋进去：

“快答应吧。这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尹雪。你可以心安理得了，哈哈！”

我吁了一口气，看来我只好如此了。

一只小白鼠!

又一只小白鼠毫无逻辑地突然出现在我头脑里，它目光痴迷，前足不停地按着一个电键。它是谁?是从哪儿来的?我努力想抓住它，但它又缓缓地滑出了我的思维圈，堕入无边的黑暗。

但我头脑中的雾障却奇怪地随之消散。尹雪清晰地凸现在我的面前，她星目含愁，以手托腮，痴痴地看着我。我为刚才一刹那的念头出了一身冷汗。

我伤心地长叹一声，嗄声道：

“尹雪，你是不是记得，十年前生物研究所里有一双‘美杜莎’的目光，它能使良心有愧的人变成僵尸，可是你我从没惧怕过。现在不知道咱们是否敢正视他的目光，我很羞愧，难道时间已经锈蚀了你我的人格?”

尹雪羞愧地低下头。忽然我脑海里亮光一闪——那些想法应该是黑姆加给我的!可他为什么能加给我?刚才我似乎听见了熟悉的冷笑声!……

黑姆神情沮丧，急忙按下暂停键。这个鬼司马平，他已经快摸到真相了!他简直怀疑司马平的智力并未受损。要知道，已经有不少人试过魔幻机了，几乎所有的人都在B向思维里沉迷，疯狂地追求梦幻机带给他们的各种快感。在梦幻机里能顽强地保持自己思维定势的人，他几乎没见过!

黑姆已经无计可施了。刚才他已把B向思维调到最强，但司马平的A向思维更强一筹，他无法制服它。

他像一个输急的赌徒，看看躺在转椅上仍处于梦幻状态的司马平，又看看梦幻机，忽然一咬牙，把B向思维调至“性欲”档。

他本来不愿出此下策，因为甚至在梦幻机剥露出司马平的本来法相之前，就已经先抖露出自己的卑鄙。这么一来还会有什么胜利的快感?

不过他总是不甘心。他狞笑着，把控制电平逐渐加强。

(A向思维)

我和尹雪度过了那场道德危机，慢慢平静下来。

诺贝尔奖的诱惑已经如一片浮云般飘散，淡化，消失。

我们隔着茶几安静地坐着，几乎忘了刚才的谈话。尹雪神情凄惋，凝思无语。我怜爱地看着她倩美的侧影，思绪又回到十年前。

那时，尹雪是生物研究所的快乐天使，她聪明漂亮，心地纯洁，性情活泼宜人，大家尤其是年轻的同事都乐于同她交往，我们两个同室工作，我常常搁下笔出神地看她的侧影，秀美的鼻梁，玲珑的耳垂，乌云蓬松处露出凝脂般的肌肤……那是一种极为纯洁的美，像晶莹的清泉，能净化人的心灵。

有一天，我正伏案工作，忽然嗅到一股发香。尹雪像往常一样，笑微微俯身向我，她是来问我一个问题。我抬起目光时，无意中看到她的领口，开得很低，薄如蝉翼的乳罩下分明是两颗嫣红的蓓蕾……那时我的目光忽然迷乱了，尹雪显然注意到了我的窘迫，羞怯地笑笑，用手向上扯扯领口。

这一波涟漪搅乱了我们的平静。此后我俩单独相对时，总有几分不自然，我常常喘息着抑制住自己拥抱她的欲望。

我那时已经成婚。我和尹雪都为自己套上了道德的枷锁。

我总觉得，实际上尹雪也在情欲里煎熬。只要我张开双臂，她会一言不发地扑过来。整整一月时间，我们一直在这种欲念中挣扎。

后来是……一只小白鼠(为什么是小白鼠?我苦苦思索着)。我知道是这只小白鼠帮助我们恢复了平静无波的心境。

(B向思维)

但今晚我再也保持不住这种平静了。

在柔和的壁灯光下，她的身影亭亭玉立，肩臂浑圆，乳峰高耸，浑身洋溢着成熟的性感。我贪婪地看着，体内燃烧着一团狂暴的火。她也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我，颈脉索索跳动。

壁钟滴答作响。尹雪忽然起身，挥手道：

“司马，把那件事忘掉吧!今晚陪我出去散散心，好吗?”

我颔首应允，出门乘上尹雪的白色“风神”车。汽车并没有在灯光辉煌的夜总会和酒吧前停下，而是风驰电掣地奔向郊外，开往海滨方向。

暮色苍茫，一钩新月斜挂天边。车窗大开着，强劲的风呼呼地鼓进车内，尹雪的长发在身后疯狂地飞舞。我在风声中喘息着笑问：

“尹雪，你不是把我们往鬼门关送吧?”

尹雪不答话，她的头颅微向后仰，微笑着，两眼亮晶晶地，时时瞟我一眼。风神车开得飞快，一直开到海滨。

海滨浴场空无一人，显得空旷寂寥(为什么?这个季节应是人声鼎沸的，我怀疑地思索着)。一道道白浪哗哗地扑过来，又无声地退回去，细砂海滩平坦而柔软。尹雪像是换了一个人，她兴奋地尖叫着，很快脱光衣服，像一条美人鱼一样跃入大海。

她兴高采烈地在白浪中挥臂穿行，时而兴奋地尖叫。我在海滩边焦灼地逡巡(为什么?我的水性绝不比她差)。我大声呼喊：

“尹雪——快上来吧!危险！”

风声中夹杂着她格格的笑声。海水渐渐淹没了我的腰部。夜色渐沉。尹雪一直游到精疲力尽时才返回，我急忙用毛巾裹住她，在海水中跋涉着，扶她上岸。

我们紧紧靠在一起，听着对方剧烈的心跳。尹雪扬起头，两眼亮晶晶地看着我，湿漉漉的长发半遮住乳峰。她缓缓举起手臂，浴巾无声地滑落，她的裸体在月光下显得白皙诱人，忽然她用冰凉的双臂一下子攀住我的脖颈。

道德的堤防轰然溃决，我们狂热地吻着，在沙滩上滚来滚去。强烈的快感像潮水一样汹涌地扑过来，又哗哗地退回，一浪高过一浪。奇怪的是，长时间的云雨之乐后丝毫不感到疲乏。在一波快感退潮后，我们都贪婪地等待着下一波。

我狂吻着她的樱唇，喃喃地说：“今天我才知道，打碎道德的桎梏原来这么容易。早知如此，我们在十年前就不该自苦自抑，不该荒废时光。”

尹雪没有答话，紧紧抱住我。又一阵汹涌的性快感把我淹没。

一只小白鼠！

小白鼠忽然射入我的脑海，似一道闪电把我的癫狂撕裂。

黑姆仇恨地盯着屏幕，尽管他知道屏幕上的尹雪是他手造的幻影(为了与司马平的A向思维相容，他创造幻影时不得不尽量贴近真实)，但目睹这个“尹雪”与司马平在沙滩上疯狂的作爱，以致他嫉妒得发狂。

不过他同时感到复仇的快意。哈哈，这个道貌岸然的司马平，我总算剥下你的庄严法衣啦!

十几年来，黑姆一直痴恋着尹雪。但那个冷傲的姑娘对他，对一个绝世的天才简直不屑一顾，这使他感到耻辱。他早就看出——什么事能瞒过他鹰隼一样的目光——尹雪在热恋着已婚的司马平，司马平实际上也在暗恋着尹雪。不过说句公道话，那时两人只囿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，从不越雷池一步。这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，在林荫道上与黑姆劈面相遇时，总能保持那种坦然平静甚至略带怜悯的目光。

他恨极了这种目光，他恨那两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！

甚至在司马平悄然失踪后，尹雪仍把他当作圣人膜拜，始终不肯移情。好，这就是圣人的原形，一个肉欲之徒!如此而已。他在认真思考着，是不是把这盘录像送给尹雪一份。

忽然控制电平又一阵猛抖!一只硕大的小白鼠突兀地占据了屏幕，先是模糊虚浮，逐渐变得清晰。司马平的A向思维又开始高涨，越来越强劲，迅速占领了思维波的全域。黑姆目瞪口呆，无计可施。真是莫名其妙，这个小白鼠是何方精灵为什么它一出现总带来A向思维的反攻，莫非它是司马平在冥冥中的守护神?

(A向思维)

一只小白鼠。

像往常一样，这只小白鼠闪现一下，便要滑出我的思维领域，但这次我敏捷地抓住了它。

小白鼠的形象逐渐清晰，它用前爪狂热地按动一个电键。这是几十年前生物学家做过的一个试验。我在带尹雪读博士时，让她重复了一次，她很快教会小白鼠按动键盘。每按一次，就有一道电脉冲刺激小白鼠的快感中枢，产生极强烈的快感，远远超过它的自然快感的阈值。小白鼠很快就耽迷于此，就像吸毒者耽迷于毒品一样。它不吃喝，不发情，只是不间断地按电键，在一浪一浪的快感中喘息。

小白鼠很快变得形销骨立。尹雪可怜它，中止了试验，把键盘拆除。不过已经晚了，小白鼠下陷太深已不可救药。它拖着衰弱的身体，在笼内歪歪倒倒地来回奔跑，目光狂热地寻找键盘，对食物不屑一顾。

几天后，尹雪黯然捧着小白鼠的尸体来找我。

“可怜的小白鼠。”她歉疚地说，就像她是凶手。

我感叹地说：“这就是人和其它动物的区别。从本质上讲，动物的生存本能是表现在各种欲望上，像食欲、性欲、接触欲等。人类又发展了一些高级的精神欲望，像名利欲、权力欲、探索欲等。所有这些欲望都是生存的需要，但一旦失控，也会起反作用。人类与其它动物不同，可以用理智约束自己的欲望。只要某种欲望不利于人类的生活，人类就会造出一种道德观来约束它，比如社会对乱伦、纵欲、吸毒的羞耻感就是一种强大的约束。”停停我又补充道：“我说的是人类，并不是说每个人。人类中有不少渣滓在肉体欲望中沦丧，但人类的精英总能把握住精神之舵。”

我和尹雪富有深意地交换目光，心照不宣。正是从这天起，我们的心境又复归平静。

又一阵强烈的性快感汹涌扑来，把我淹没。我在巨浪中挣扎出来，悲伤地注视着那对疯狂的男女。他们呻吟着、翻滚着，尽情发泄动物的原始欲望。那是我吗?那是尹雪吗?我是在暗恋着尹雪，我希望闻到她的发香，听到她的解颐快语，却从不敢这样亵渎她，即使是在梦幻中。

梦幻!我忽然清醒。这不是我，是黑姆的梦幻机强加给我的魔鬼欲望!我陡然觉得良心上一阵轻松。我开始和梦幻中的另一个我搏斗，竭力冲破思维上的禁制。

我在巨浪中挣扎，拉着尹雪努力游向岸边，终于踩到了坚实的土地。梦幻世界轰然倒塌，我的A向思维一泻千里……

梦幻机的控制电平发疯地抖动几次，“啪”的一声自动关机。黑姆脸色灰白，呆呆地看着转椅上的司马平。

司马平睁开眼睛，缓缓抬起头，前额上冷汗涔涔。他微微喘息着，神情疲倦，但两眼却炯炯放光。他刚横渡了欲望之海，途中几乎沉沦，但谢天谢地，他最终是战胜了。

他看见了垂头丧气的黑姆，想唤他过来除下传感头盔——但是且慢!这会儿他脑海中如洪水溃堤，囚禁十年的才智喷薄而出，久已忘记的专业知识一下子全苏醒了，在他脑中横冲直撞：抑制性中间神经元，Renshaw cell(润治细胞)，抑制性传递介质γ氨基丁酸，脑外伤引起的大脑功能深度自抑制……

他敏锐地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：当A向思维和B向思维在他头脑里激烈冲突时，无意中撞开了因受伤造成的思维梗阻。他的才智已恢复了。

天哪!他快乐地呻吟着。

黑姆悻悻地走过来，为他取下传感头盔，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。司马平的道德大厦的基础竟是这样坚实，他对各种诱惑竟有全功能的防疫力，这使黑姆在失败的恼恨中也夹着佩服。

除下沉重的头盔后，司马平一跃而起，笑吟吟地说：

“黑姆，谢谢你。你的梦幻机对我的道德观进行了一次实战检验。另外，我想它还医好了我的脑伤后遗症，我的智力已经恢复了。”他恳切地说，“梦幻机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发明，只要用到正确的地方，它会为人类造福。希望你珍惜它。”

他匆匆穿好外衣，继续对黑姆说：

“很抱歉，我要失陪了，得赶紧返回生物研究所。耽误了十年时光，一分钟我也不想再延误。你在这儿住几天吧，我会通知妻子回来款待你，好吗?”

黑姆皱着眉头，没有说话。司马平匆匆走出大门，清凉的夜风拂面而来，繁星满天，新月如钩。他长舒一口闷气，好啦!我又可以恢复完整的自我，可以享受思维的乐趣了，他对此喜不自胜。

他正想叫一辆出租，恰好一辆白色风神车刷地在他面前停住。司机摇下车窗，探出身子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

是尹雪。奇怪的是，司马平并未感到意外，似乎这是梦幻世界的自然延续。那些令人面红耳热的镜头随之闪回，不过他的心旌仅摇了一下就恢复了平静。

尹雪仍是那样娇艳，浑身洋溢着成熟女子的美，一头长发散在白色披风上。司马平笑着走下台阶，低声说道：“欢迎你。”

尹雪高兴地说：“司马，没料到吧?”

司马平笑问道：“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?我一直在尽力抹去自己的行迹。”

尹雪横他一眼，带着恨意嘲道：“对于一个高智商的女科学家来说，这不比探索DNA的迷宫更难。何况一个饱受单相思之苦的女人，常有猎狗般的嗅觉。上车吧，我有重要的消息要通知你。”

司马平略为沉吟后拉开车门，坐在尹雪右边，微笑道：“我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”

汽车飞驰而去，两道雪亮的灯光刺破黑幕。车窗大开着，尹雪的长发随风飘舞。她头颅微向后仰，目光清澈，扭头瞟司马平一眼，单手拉开挎包的拉链，取出一本杂志递给他，又打开顶灯道：

“先看看这本杂志吧，我说的消息就在上边。”

司马平好久没有动静，他把杂志放在膝上，两眼望着远方。尹雪奇怪地问：“你怎么不看?”

司马平嘴角挂着笑意说：“我正在猜书里的内容，想和你赌个东道。”

两人互相看着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尹雪踩足了油门，风神车以200迈的时速向海滨浴场方向开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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